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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來自於辛苦的家庭，若家庭接不住，作為「國民教育」的學校也接不住，

他們便開始流浪中輟。這些離開教育系統的孩子，並非一開始就受到惡意排除，多

數老師在一開始都想「做點什麼」，但有時候是用力用錯地方，有時則是情勢比人

強。

這是工作10年的琪琪老師，心中最惦念、也是最深的遺憾。

那年我第一次當導師，帶了這個班兩年，第2年下學期他就斷斷續續不來，第3

年，我留職停薪去進修，換了一個新導師，他就完全不來了。

他家庭支持系統很差 ，單親從父 ，爸爸不知道怎麼帶小孩 ，有時候關心，但是

所謂關心就是打罵，根本無效 。爸爸會來學校拜託我，教好他的小孩 。

我第一次當導師，會打人，作業沒交、上課秩序不好，我都會打學生。我知道打

不會改變他，可是那時我還是打他，因為我是全班學生的導師，我要「公平」。

事實上，現在回過頭看，他並不是壞孩子。

那時學校的輔導室功能不強，沒有輔導教師可以商量，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資源可

協助他，就任他從我手上流掉了 。我留停進修那一年聽到他都沒去學校，覺得很

難過，常常想起他爸拜託的那張臉，心很酸⋯⋯。

這一群從「家庭之網」掉落的孩子，理應在國民教育時被接住。但是

沒有，他們被逐步排除於國民教育系統之外，成為一個逃離者。政府

用「零中輟」目標，想強制他們歸隊，但這群孩子怎麼可能回到升學

導向的正規教育？



我總是想，因為我堅持「公平」，讓他找不到留在學校的意義。

我去進修時會聽到各學校如何用盡方法將這些邊緣孩子留下來，我好遺憾。假如

當初他的導師再強一些，假如他遇到一個有經驗的導師，或許他的人生會不一

樣。

這是很傷心的經驗，我覺得虧欠了這個男孩什麼。

之後，我不再體罰、不再堅持假公平。 所以當我第2次遇到「不想來學校」的學

生時，我告訴自己千萬別放手。我常常想，假如那時候的我是這樣堅持不放手就

好了，可是人生不會給你機會重來。

但即使老師有心，願意額外付出，但有些孩子，還不是你不放棄就一定留得住。那

個佩佩老師抱著不放的女孩，爸爸卻說：「老師，我知道你很認真，但是真的沒辦

法了，就這樣吧！」

那個女孩是我導生，溫柔體貼、話少、沈默、講義氣、頭髮剪得好短好短。 

媽媽是陸配，回大陸沒有再回來，爸爸開卡車，經濟上還過得去。因為爸媽長時

間不在，她的主要照顧者是姑姑。姑姑也疼她，對她好，但是常常感到矛盾，覺

得自己的小孩會被她帶壞。她在那個家，一直是個「外人」。 

我在她國中第2年接班導，那年暑假她開始在外遊蕩，學會抽煙、夜不歸、偷摩

托車，交了一群朋友。

爸爸對她很愧疚又不知如何是好。心情好的時候給很多零用錢，生氣起來時就

打。

我對她的方式是恩威並施，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她。 



我發現，我跟她講話時她會想要跑，我就抱著她。第一次她愣住了，沒有老師這

樣做過。對她來說，任何人的關心和管教都沒有意義，她覺得你很快就走了，你

只是過客。 

有一次，她的朋友在外面和人打架受傷，她心急，想打電話給朋友。 

我說好，請她用辦公室電話打，我要離開去上課前寫了一張字條給她，當其他老

師質疑「妳為什麼在這裡用電話？」時，她可以拿字條跟老師們說明。我還介紹

了一個看刀傷很厲害的老醫生給她。 

這件事她很感動，覺得我真正瞭解她、關心她。 

不過後來她還是中輟了，因為朋友，她在乎的朋友都在外面。她在朋友家、在家

附近的便利商店遊蕩。 

她中輟不到校那陣子，我就去找她，也會打電話給爸爸。終於有一次，爸爸跟我

說：「老師，我知道你很認真，但是真的沒辦法了，就這樣吧！」再也沒接我的

電話了。她後來沒有拿到國中畢業證書。

這些由大人手上滑落、從學校中輟的國中小學生，根據教育部的「帳面數字」，每

年約4千人，其中國中生佔了近9成，而高中中離生人數更高達2萬3千名。與過去三

年相較，中輟數量與比例變化不大，但生成因素和結構改變了。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教署，設計／黃禹禛。

台中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督導劉貞芳，從事中小學生輔導工作18年，她觀察，早期

中輟是單純的學習低成就，但現在，「當車手、詐騙、跑宮廟，孩子都往外跑，找

中輟生更困難。」還有，男女結構也不同了，過去8成是男孩，現在男女是5比5，

劉貞芳認為，家長不因女孩就限制外出時間或交友對象，男女受社會、同儕與家庭

功能的影響，不再因為性別而有不同。

逐步被排出教育系統外

臨床心理師駱郁芬曾在雙北的國中小和許多中輟生生接觸，她觀察，多數中輟孩子

來自高風險家庭，但是她也強調，家長入獄、家庭暴力、涉及幫派等都不直接等於

孩子會中輟。

從家庭失功能到中輟，孩子被逐步排除在「國民教育」系統外的軌跡，通常很相

似。

先是學校內出現「推力」，接而連三的挫折和孤單：考試成績差、不寫功課；在以

升學為主的學校，學業表現差通常會接著有人際上的挫折：沒有朋友、找不到歸屬

感。尤其國中正臨青春期，是尋找自我價值與認同的重要階段，當家庭、學校沒有

歸屬感，孩子就往外去找了。

如果剛好社區內有股「吸力」接應了這孤單，給了家庭與學校給不起的歸屬感，孩

子就中輟了。

「中輟狀況很複雜，而且跟社區狀況有關。」高雄市左營高中輔導教師李佩珊曾任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那幾年的輔導工作讓他看見孩子中輟的常見模式：當孩子

逃家逃學無處去，就會到學校附近「某大哥」的一間小套房住、打電動、聊天，一

個找一個，套房內就聚集許多在學校內適應不良的孩子。這個「某大哥」通常是某



集團成員，有計劃引誘學生，讓中輟的學生出陣頭、吸毒販毒、犯罪、性交易等，

而且引誘的對象，是已經鎖定一陣子的學生。

零中輟，幫助或是拒絕了他們？

為了讓學校可以正視中輟生需求，從教育部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視學校的「中輟

率」，無論有沒有說出口，「零中輟」幾乎成為回應中輟生困難的重要管考。

《 》規定6到15歲國民必須接受教育，並用〈 〉來規範入

學。每個月5日前，教育部會掌握數據，某縣市只要增加1個中輟生，就要召開跨局

處會議，討論學生為何中輟？如何找回？防範措施為何？教育部每半年開一次中輟

督導會報，中輟率沒有下降縣市，就要報告。因此一旦有學生中輟，學校要交報

告，縣市政府會受教育部管考。

「中輟數字是有意義的，確保每所學校願意努力去找回孩子。」李佩珊認為，重點

在管考之外，「有沒有專業的人和學校一起看發生了什麼事？社區狀況如何？老師

專業缺少什麼？用系統的思考看待中輟，解決系統的問題。」

但是多數學校面對的現實是：只有管考、沒有資源。根據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

聯盟串連30個兒少議題的民間團體發佈的「

」指出，政府每年輔導中輟、中離生的中介教育經費總計2億多元，不到教育部

整年度經費的千分之一，可服務2千多人，僅佔整體中輟生的一半。

落到學校的日常，「零中輟」很難成為挖掘學校系統問題的起點，反而變成「做出

漂亮數字」的業務壓力，推引出隱匿通報或者拒絕中輟生的負面效應。

「校長不可能讓自己學校有太多中輟案例。」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直指，國中小

的中輟生「黑數很多」，很多學生根本就是中輟狀態，卻不在數字上。他們了解三

國民教育法 強迫入學條例

兒童權利公約民間監督聯盟的影子報

告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02
http://www.youthrights.org.tw/news/579


天不到校要報中輟的遊戲規則，經驗老道的每三天出現一下；有些是家長就幫孩子

請長期病假，或請假帶回家管教；更大一群則是人天天出現在學校，但是每天沒有

進教室、沒有學習。

而被找回的中輟生，處境往往沒有改善。「我復學就會被生教組長罵被老師罵，就

像把泥土打在我臉上一樣。」一個八年級輟學、九年級復學的女孩這樣說。如果原

來迫使他中輟的因素，像是：沒有學習、被不友善的對待、人際上的孤單感等沒有

改善，孩子常常是再度中輟，或者就在輔導室睡到畢業。

立意良善的「零中輟」成為雙面刃，一不小心就使教育工作者失去辨識孩子的能

力。他無法從孩子的「壞行為」中看見「他在求救！」他無法敏感到「我的孩子正

在往下掉！」他甚至站在孩子的對立面，有著嚴重的師生衝突。

多數教師在踏進教育現場之初，總是希望可以當孩子的重要他人，為孩子生命帶來

重要改變。為什麼到了現場，卻成了推孩子出系統的殘忍他人？

過去家庭組成單純，當家庭失能，還有強大鄰里力量撐著，現在社區力量崩解，學

校老師幾乎都沒裝備和專業，回應這些「教學之外」的狀況。除了時代的改變，更

結構性的癥結在於�當這群孩子在為生存而掙扎，為生命飄搖而找「根」時，國

民教育的「KPI」（績效）裡，永遠有比接住孩子更重要的事。

教育KPI 比接住孩子更重要？

國中教育最重要的KPI，是升學。

升學績效關乎學校招生、補助，對小校來說甚至關乎存亡。



面臨國中教育會考的九年級班。(攝影/余志偉)

當老師為了眼前的國中女孩英文單字背不齊、數學四則運算總是算錯而打她時，老

師不會知道，她從國小就被父親性侵，英文和四則運算都沒辦法幫助她從黑暗的廢



棄角落走出來。

當學校焦慮著眼前的男孩補救教學沒起色，要他反覆練習以通過測驗時。他們不會

想到，這個男孩前一晚找不到東西吃，相依為命的爸爸半夜醉醺醺回家就睡了，他

餓著肚子半夢半醒一整夜。

主流的教育系統假設，所有的孩子都是「準備好身心」來學習的。於是，學不好的

就是失敗者，就透過一堂又一堂的補救教學去「幫助」與「補救」他。

但這個補救教學的系統只管「教學輸入」與「成績輸出」之間的關係，沒有餘裕看

見：需要被補救的孩子是什麼時候被老師、教育體制放棄，再也沒有學習？對生命

千瘡百孔的孩子來說，學好國語和數學，人生會有什麼改變？

第二個KPI是，「大多數」的孩子永遠比「個別」的孩子更需要照顧。

統一的教學進度、標準化的考試，是學校為大多數人設計的「基本規格」，必須如

部隊行進般統一步伐、速度，跟不上的，就脫隊了。

「我們在一般學校真的沒有機會陪伴這樣的孩子，」現任屏東縣 主任曾

智強，一直是國中教師，直到飛夢林任教後，有比較多的時間，用比較個別化的方

式，陪伴家庭失功能、學習跟不上的孩子，「我覺的很感恩。我看到足夠的陪伴和

不同的學習，這群孩子是可以有很好表現的。」

實驗教育：重訂教育的KPI

為這些孩子找到真正適合他們的教育方式，是許多教育工作者的盼望，多年來，他

們也在學校內外做了許多努力，試圖突圍。

飛夢林學園

http://www.gwg.org.tw/OnePage_1.aspx?id=163


4年前，屏東縣政府創設了「飛夢林」，打造適合這群少年的學習與生活場域。今

年，台中市成立了「 」，是國內第一所依《 》成立，為

失家且中輟或是瀕臨中輟的國中小學生而創設的學校。相較於飛夢林，善水因為有

實驗教育法的支撐，課程的安排上有更多彈性。

善慧恩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彭春貴觀察，早期實驗教育都是貴族式，這兩年因為實驗

教育法的法制化，將有更多「體制內無法照顧」的弱勢孩子，可以循著實驗教育的

管道，得到比較適合的教育。

所謂實驗教育，指的是具有特殊理念的教育，其辦學跳脫國家課程框架、師資與辦

學規範，也較有彈性。目前，實驗教育的服務對象還是有資源的中產以上家庭，像

善水這種以服務家庭失能下的弱勢少年，在目前實驗教育中的確獨特。

所幸，善水國中小不是唯一想透過實驗教育扭轉這群少年學習處境的組織。目前，

在台灣各地，許多長年照顧這群孩子的非營利組織，也因為實驗教育的開放，開啟

新的想像。

過去只能透過生活照顧、課後活動的方式，從「外圍」幫助孩子的他們，將統整這

幾年的經驗，直接面對孩子在體制內「沒有學習」的現況，辦一所適合這些孩子的

學校。

不同於飛夢林及善水國中，為少年建構了一個「替代性家」，他們在仍保有社區意

識的鄉村及部落，不選擇把孩子從家裡抽離，而是試圖重建家的功能，與失落的社

區能量。

善水國民中小學 實驗教育法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1718371&ctNode=24068&mp=1001D
http://www.k12ea.gov.tw/ap/nonschool.aspx


台東「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俊朗。(攝影/余志偉)

台東「 」創辦人陳俊朗，這18年來陪伴的都是家庭失能，在學校邊緣的

孩子。一開始，陳俊朗會鼓勵中輟孩子回學校，但是當他一再發現孩子回學校，只

是在教室睡覺、去學務處罰站，就算身體回去了也沒有任何學習，他再也不再刻意

勸孩子回校了。

孩子的書屋

https://www.bookhouse.org.tw/


實驗教育法通過後，陳俊朗開始找老師、籌資金、規劃課程。陳俊朗說，這所學校

要透過多元的課程和社團活動，讓每個孩子找到自己的成功經驗。他說，基本能力

也重要，但是要從孩子不會的地方教起，而重點不是教多少，而是要聽懂、學會。

位於花蓮的「 」，則是重視孩子在生活中學習，透過「二手物品買賣」，開

箱、標價、販售、打掃等經營一間店的活動，將所有學習融入生活裡。

五味屋這幾年一直以「團體自學」的方式，把在學校受挫的孩子，每週固定幾堂課

拉到校外，透過社區的資源帶著他們跳舞、種菜、做木工，幫孩子找舞台、擴展學

習，緊張的師生關係因為孩子暫時離開，得到舒緩。抽離式的學習，搭配課後、假

日、寒暑假，依鄉村孩子的需求及社區特性，發展出一套課程，更多從生活中提煉

的學習素材、並且以農村的四季節令來規劃行事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林意雪，有將近十年的時間社區的國中合

作，為希望透過閱讀、農事、手作等課程，為「坐在教室就準備好不上課」、「從

小習慣聽不懂」的學生，找尋適合的學習。她深知這些逆境中長大的孩子，需要韌

性、自律、樂觀、自我覺察等「非認知能力」（更甚於學科認知能力），必須重建

他們對學習的看法，讓孩子相信改變和翻轉的可能。

這些攸關「逆境小孩」人生的能力，在目前的教育框架下很難給予，林意雪也在實

驗教育法制化之後，開始思考辦實驗學校的可能性。

這些已經創立，或是還在尋覓辦學可能的實驗教育學校，將重訂教育的KPI，拋下

中學「成績至上、升學唯一」的價值，為這群少年重新思考課程�不被國家課程

框架，從少年的特質去發展探險教育、從社區的元素去制定行事曆、從自立的需求

去連接職業教育。

他們不被進度綁架，在乎「教會」更甚過「教完」，慢慢教給孩子真正的能力。他

們重視學科之外的能力，強調毅力、熱情、恆心、好奇、自律等品格養成。

五味屋

http://www.5wayhouse.org/


他們無法只看到孩子個人，還很重視家庭的重建、家長的增能。他們無法只看見孩

子的現在，還思考教育是否給孩子未來自立的能力。

他們看見的是「一個人」，而非「一個學習階段」。

他們沒有否定主流教育「服務多數人」的前提，卻挑戰教育系統的「單一」。他們

試圖打破「單一」，開啟新的教育可能。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教育 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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